
女儿（三首）

牛冲

春分

现在我要说说这个春天

女儿正式被邀约，成为海棠
紫荆、桃花、玉兰、迎春，还有
一些不知名植物的大使

我注意到

美丽的形容词正跃跃欲试

跑向她的眉眼、嘴巴和耳朵

女儿是一个熟练的猎手 ，在
爸爸的

胸膛驰骋，善于捕获爸爸的爱
我看着她，不会言语的蜜糖
熟悉她的体温、性情，以及
她转向我所留下的阴影或

明亮

院子里有低矮的灌木， 高大
的柳树

它们正在收拢午后的阳光

我轻轻地抱着她， 在清风分
泌的词语中

缓慢地穿过春天的褶皱

春天

亲爱的女儿

还不会叫爸爸妈妈的女儿

今天，你在三月的阳光下
看了樱花、山桃、海棠、紫荆，

以及

远处流淌的贾鲁河

你拍手，还不会大笑
就浅浅地笑，你展示
两个甜蜜的酒窝， 在这个春

日里

小孩子正在玩耍， 湖中的野
鹜追逐浪花

榆钱送来清风，就这样
爸爸妈妈推着小车

在山间，和你一起倾听
万物复苏， 生命拔节生长的

声音

清明

女儿躺在小车上，她仰头
看着这个世界

她的眼珠滴溜溜转，呼唤
柳枝额头上的新绿

湖水中脱落修辞的鱼群

樱花里逃逸的蜜蜂，总之
这个清明，她还无法理解
万物生长的奥秘， 她挥着小

小的手

伸出小小的舌头

像是积聚一个春天的力量

从时间味蕾中， 她似乎明白
了什么

两条小小的腿伸得直直的

嘴中喃喃，一个个小小的乳泡
脱口而出①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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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 / 诗歌

不仅仅是守候
摄影/予子 诗歌/绿岛

为了一句诺言

你，必将为此终生守候

时光可以老去

爱情可以老去

梦，也可以慢慢地老去
唯独那句信誓旦旦的誓言

却永远不能变老

漫长的岁月

目光也就变成了一条跋涉的路

那是一条飞扬着凯旋的

记忆

时时装点着一道最优美的风景

一万年之后

岸边的身影变成了一尊不朽的雕像

那雕像又慢慢幻化成了一尾

苏醒的鱼

寂寞的夜晚啊

有多少逆流而上的相思

带走了一江春水的忠贞③22

黄桥桃花源
何建华

晋代陶渊明作《桃花源记》，相信
许多人耳熟能详。 短短数百字，文辞
优美，意境悠远，引人入胜，是中国文
学史上的传世经典。 然而，人们都明
白，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是一处乌
托邦，是空想、虚构和童话。陶氏行文
的真实意义在于，拿想象中的美好暗
喻现实中的丑恶。 对于这一点，从他
41 岁辞去彭泽令隐身躬耕便可窥
见。

历史终归是历史，文学终归是文
学。 远在 1500 年前的事暂且不去管
它，还是让我们一起关注一个现实版
的桃花源吧。

黄桥桃花源的核心区位于裴庄

村。 如果把颍河两岸的裴庄、颍河湾、
佃楼、黄土桥、裴桥诸村的桃林连在
一处，称万亩桃园并不为过。 这里为
西华县黄桥乡所辖，西边近在咫尺是
著名的黄泛区农场总部所在地。

裴庄村紧靠颍河东岸，西（华）漯
（河）公路从村北东西向穿境而过。 下
西漯路， 一条长 1600 米的宽阔柏油
路直达村口。 陶渊明笔下的“土地平
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等词句，恐怕不
能概括其村子全貌，各级“生态文明
村”及“美丽乡村”的牌匾，早已挂在
村室。村在桃林中，人在画中行，是裴
庄村的真实写照。雄伟的黄土桥节制
闸把颍河水拦腰截断，清清的颍河水
荡漾在大闸南北，鱼儿欢跃，游船轻
划，春风醉人。闸北侧颍河大桥，人流

车流往来不绝。 这里虽没有山，但颍
河堤坡滩区绿油油的麦苗、 金灿灿
的油菜花和红艳艳的桃花组成的画

面，颇有山区梯田的韵味。 这里虽没
有江南的沟汊纵横，但其水面宽阔、
平静，以及水量丰沛程度，远胜中原
他地。

每年的 3 月中旬至 4 月初，裴庄
及相邻各村便成了花的世界、人的海
洋。 穿着时尚的俊男靓女期盼交上桃
花好运，坐在轮椅上的老太太被孙女
别到头上一朵桃花，年幼的娃娃在桃
树下追逐嬉戏，操着各地口音的摄影
师不停地摆弄手中的长枪短炮……
欢声笑语回荡在花枝间。 “人面桃花
相映红” 在这里幻化成千种风情、万
幅画卷。

裴庄村种植桃树的历史少说也

有 300 年了，至于始自何年何人已难
以考证。 据老乡贤刘大庆讲，裴庄自
古就有制桃木梳子的匠人。 往近里
说，上世纪 40 年代，村中老木匠裴全
林就以高超的木工技艺闻名乡里。 他
不但能起梁架屋、 制作各种农具家
具，还是一位制桃木梳的好手。 至上
世纪 60 年代，他的儿子裴德明，继承
父亲的工匠精神，不断把制梳一业做
大做强。 上世纪 70 年代， 村民吴新
龙、和书华、尹合义等又把此业发展
壮大，所制桃木家具畅销县内外。 刘
大庆老人说， 制桃木产品必有桃树，
裴庄人种桃树年头早是不争的事实。

种桃树，发桃财 ，做大做强桃产

业，一直以来都是裴庄人的梦想。 然
而，在小农经济时代，这个梦只能是
小梦。1984 年，精明的村民吴新耀，乘
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要做第一个吃螃
蟹的人。 他在自家承包的五六亩责任
田里种桃树，又以一斤鲜桃换回五六
斤小麦的成功经验，带动两个弟弟吴
新民、吴新龙经营桃园。 在吴氏三兄
弟的影响下， 全村桃林面积逐步扩
大。 而真正使裴庄人实现发财梦的大
功臣当属现任村党支部书记吴东亮。

1983 年至 1987 年， 吴东亮在人
民军队这座大熔炉里锤炼了 4 年。 复
员后他跑过市场， 当过村班子成员，
从 1996 年接任村支书至今， 已达 26
个年头。 更可喜的是，他真的在桃园
里交了桃花运，漂亮贤淑的同村姑娘
裴洁成了他的终身伴侣。 多年来，夫
妇俩打理的十来亩桃林，无论从品种
更新还是市场开拓上，都在为村民起
示范带动作用。

凡到过裴庄的人，都想神秘兮兮
地打探一下一亩桃园究竟能有多少

收入。 精明的裴庄人好像故意在这个
敏感问题上打圈圈，想问出个准确数
字着实不易。 吴东亮的说法，可能是
最有参考价值的。 他说：“虎年春节
前， 时任周口市委书记的安伟来裴
庄， 走进了没住上楼房的三个家庭。
真是奇了，当安书记问到每亩桃园收
入时，他们不约而同地说能卖到五六
千块钱。 其实，这三个家庭都是缺人
手的。 现在时兴网上销售，除销自家

的，也销别人的，年轻人都在追求好
价钱。 ”

当问到自家桃子销售情况时，吴
东亮微笑着说：“我家卖得又好一些。
一盒大蟠桃，重五六斤，天天往外走
不及。 ”哦，明白了，好的品种本身就
占优势，更何况他这村支书身份也是
一张亮丽的名片呢！

2004 年，为解决泥泞路困扰卖桃
难问题，吴东亮带领党员干部和全体
村民，多方筹资，新修了村子通往省
道的柏油路。 工程结束，恰逢桃花绽
放，村里拿出修路节余的 9000 元钱，
唱了一台大戏，庆贺修路成功，祈福
桃子收成，村民们美其名曰“过了一
个桃花节”。 第二年，黄桥乡以政府名
义举办了第二届桃花节。 再往后，各
届桃花节均以西华县委、西华县政府
名义对外发布信息，以市场化运作模
式举办桃花节。

历届桃花节的成功举办，提升了
黄桥乡的名气， 鼓涨了桃农们的钱
包，裴庄人的笑脸一次次被各路摄影
大咖推向祖国的四面八方。

顺便告诉探访黄桥桃花源的人

们，到了桃花源的核心区裴庄，在饱
览了桃园自然景观后，要留意一下这
里的人文景观。 村里的村史馆、天工
开物博物馆、饮食文化馆和剪纸艺术
馆等，都能饱人眼福、愉人身心。 特别
是长期生活在喧嚣都市的人们，趁着
大好春光，来裴庄住上几天吧，说不
定你会看中哪座小别墅呢！ ③22

散文
种棉花那些事

王兴亮

麦子抽齐穗，到了种植棉花的时
节， 我想起了小时候种棉花的那些
事。 种植棉花的活非常繁重而又复
杂，春播、夏管、秋收、冬纺，能让人忙
活一整年。

清明育棉苗。 育棉苗需要事先在
田里挖一个长方形的池子，用制钵器
制作营养钵体。 掺和着农家肥的泥土
要松软， 制作的营养钵体要结实完
整。 每个营养钵体上放置两三粒棉
籽，覆盖一层薄薄的沙土。 围着池子
要搭建一个育苗的棚子。 不几天，棉
籽就发芽了。

“五一”植棉苗。 棉花种植大多是
麦棉套种，俗称“麦棉套”。 在麦棉套
田里挖一道浅沟， 拉根塑料水管浇
水。 将棉苗连带着营养钵体，一个个
放进箩筐。 装满棉苗的箩筐十分沉
重，勒得肘窝满是血印。 棉苗封土任
务艰巨， 半蹲在狭窄的麦棉套田里，
用双手扒拉泥土封埋棉苗，麦芒刺得
面部、胳膊又痒又疼。

农人不知疲倦地干活，午饭通常
是几个馒头就着咸鸭蛋。 当夜色吞没
了白天的炙热，一家人才收工回家。

棉花种植结束，不久就是麦忙时
节，棉苗管理也不可忽视。 要牵着牲
口拉犁给棉花田翻土，施肥除草。 随
着棉苗的生长，需要抠花杈、打农药、
逮棉虫、掐花顶等。 抠花杈通常每隔
几天就要进行一次。 喷洒农药的活一
般都是父母干， 我也试着喷洒过几
次，装满农药的喷雾器勒得肩膀又红
又痛。 到了棉花开花结果时，棉铃虫
抵抗力似乎增强，喷洒农药不能将其
杀死，只有人工捉虫。 肥大的虫子，扭
动着带花纹的身子，让人看了心里发
怵。 “花见花，四十八”，从开花到棉桃
成熟吐絮，大概需要四十八天时间。

忙完了春播 ，熬过了夏管 ，便迎
来了秋收。

秋高气爽，艳阳高照。 棉桃咧开
嘴， 吐出一团团柔软雪白的棉絮，炸
蕾吐絮的棉花田与蓝天上的白云相

互映衬。 花开犹如雪皑皑，采棉更是
景如画。 母亲腰间系个布兜，一手抓
着棉枝，另一个手把一朵朵柔软洁白
的棉花从棉壳里揪出来 。 天气晴好
时，时常会借着月光摘棉花。 若遇到
阴雨天，会把棉花连壳揪回家，晚饭

后一家人点着煤油灯，围在一起抠棉
花。 采摘的棉花需要晾晒，几天后，棉
籽嘎嘣脆，棉花就晒好了。 把晒干的
棉花装进大包，积攒几大包后拉到棉
花收购站售卖。

卖棉花需要早早去收购站排队，
队伍很长。 棉花验级员不苟言笑，一
只手拿着本子，另一只手深深地插进
棉花包，掏出一把棉花，放到本子上，
翻翻看看，再放进嘴里咬咬。 售棉群
众伸长脖子目光聚焦到验级员那张

严肃的脸上。 验级员拿出本子开始写
划码单时，就算是验上了。

棉花收购站结算窗口挤满了售

棉群众， 一张张黝黑的脸上满是汗
珠。 挤在最前面的人伸长胳膊把结算
单据递过去，不一会儿便双手紧紧捧
着钱数都不数地挤出人群。 挤出人群
后，坐在一边地上喘口气，看着手里
的钞票，皱纹像麻梭子一样的脸上终
于露出喜悦的笑容。

收获棉花的同时还要忙着秋收

秋种，为了提前种植冬小麦，农人会
把还带有不少棉桃的棉花棵拔掉。 忙
完了秋种，天气渐冷，就有时间将棉

花采摘干净了。 晒干的棉花壳十分坚
硬，在凛冽的寒风中，母亲带着干粮
在麦田里抠棉花，手背被风吹得裂了
一道道口子。 摘完棉花已是初冬，把
棉柴运回家垛在一起，整个冬天的柴
火算是够用了。

母亲总会留些最好的棉花家用，
纺棉花织棉布，做棉衣套棉被。 冬天
的夜晚，油灯如豆。 母亲盘坐在草垫
上，右手摇动纺车，左手轻轻捏住空
芯的棉条，随着纺车的转动，棉条被
抽成一条细细的白线 ， 随着左手的
扬起， 线渐渐变长。 摇一下纺车，棉
线便一圈圈缠绕在棉锭上 。 纺车那
富有旋律的嗡嗡声响 ， 常常伴我入
眠。

时过境迁，曾经十分红火的棉花
收购站和棉花厂早已倒闭。 离开家乡
多年，每次回去，总会到田间看看。 不
过， 如今种植的秋季作物多是玉米，
曾经是家庭主要经济作物的棉花种

植得少了。
种植棉花、收获棉花的场景渐渐

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成为一些人记忆
中的往事。 ③22

饺子里的母爱
苑美丽

我不喜欢吃饺子， 更怕饺子堆
满冰箱冷柜带来的压力。

母亲经常大包小包买来蔬菜瓜

果，塞得冰箱满满的。 一不留意，她
又买来肉馅和面粉， 这时我清楚由
她主导我配合的一场包饺子大战要

开始，下一刻，冰箱冷柜储物间要告
急了。

我觉得吃饺子无聊、无味。 我喜
欢街头的麻辣和香甜， 当火锅搭配
奶茶，从口中进入胃中，我觉得像是
吃了跳跳糖，开心到飞起，这可能是
美味的享受， 也可能是消费带来的
喜悦。

包饺子麻烦，和面、剁馅、擀皮、
包成型，伴随着客厅时钟乏味摇摆，
这一套流程下来好不费事。 到最后
一步， 把饺子一个个排好放在冰箱
冷柜里，我觉得冰箱和我一样可怜，
它要撑着了， 而我则没了属于自己
的冷藏储物空间。 那头，母亲收拾着
案板台面、锅碗瓢盆，欢快且麻利。

我有时候会想， 我是真的喜欢
外面的火锅吗？ 说喜欢，不如说是喜
欢新鲜的事物， 喜欢被消费潮流牵
着鼻子走。 母亲将冰箱塞满食物，不
如说是为了将心中塞满安全感 ，饺
子好存放，只需要一煮，便是孩子繁
忙之时的暖胃一餐。 孩子是母亲一
生的希望， 想必她年轻时劳累一天
归家之时，面对三个吵闹的孩子，对
一顿现成的饺子是渴望的。 此时，她
默默用她的行动来减轻孩子生活中

的负担。
我已成年， 社会的便利让我觉

得生活似乎不用动脑筋： 超市随处

可见， 饭馆里甚至都能看到智能机
器人点单、送餐，科技进步带来的新
鲜感让我们觉得异常兴奋。 对于这
些， 母亲总是一边感慨一边继续将
包饺子用的食材带进家门，她清楚，
喧嚣的场面、 流行的美食都是心灵
短暂的放松，只有家里的饺子养人、
养心，最重要的，是繁忙归家之时，
我们可以少操些心， 她能为我们多
做些事。

前几日 ， 我一时好奇 ， 问她 ：
“妈，你怕老吗？ ”我未曾想过这个问
题的意义， 就像我一直未温柔抚摸
过她的内心。 她很平静，笑着回答：
“怕呀，老了就不中用了。 ”我有些心
酸，自以为聪明实则无知。 “不中用”
里应该有对生活的无奈、 对不能有
所作为的担忧， 和对生命意义的思
考。 尽管辛苦一生，她也不想给生活
按下暂停键，比起满脸风霜，生活的
风霜才让母亲担忧。

我不喜欢饺子塞满冰箱， 殊不
知这是母亲对“中用”的渴望。

“哀哀父母，生我劳瘁”。 生活很
平静， 她默默以自己的方式提升孩
子的生活幸福感， 我们却身在福中
不知福。 日子一天一天过，她的爱流
露在生活的无意间， 也流淌在生活
的长河里。 ③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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